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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马尔（音译，英文名：Ranjit kumar）来自印度旁遮普
邦，25岁的他在达城已经工作了两年。4月7日早上8点，结
束户外瑜伽教学后，他骑着电瓶车呼啦啦将记者拉到西外
国际新城附近的一家面馆。

“外国人今天吃啥子？”老板娘热情地招呼道。
“这里有全达州最好吃的酸菜面！Do you want

to try it？（你想不想试一试？）” 库马尔用夹杂着英文的
普通话，真诚地向记者推荐。在西外凤凰大道路边，记者和
一个皮肤黝黑的印度人蹲坐在两张小马扎上，一人捧着一
个印有“招财进宝”的粗陶斗碗，吸溜着面条……

听得懂方言，说得了中文——库马尔最开始让别人称
呼自己为“RJ”，学会中文以后，他给自己起了一个顺口的中
文名“阿杰”。

“吸气——One……Two……Three……”4月7日上午，
在塔沱湿地公园，阿杰夹杂着英文的口令，让附近晨练的老
人纷纷驻足围观。身穿白色禅修服的阿杰，站在女学员中
特别醒目，在他的引导下，学员们通过动作与呼吸的配合，
感受自己与自然合一。

“瑜伽是源于古老印度的一种强身术，通过肉体和精神
的修持，达到身心和谐统一、强身健体和开发人体潜能的作
用。”吃完早餐，阿杰邀请记者到他任教的瑜伽馆里坐一坐。

阿杰从小开始接触瑜伽，16岁接受系统训练，后来和姐
姐一起来到中国从事瑜伽的教学和推广。

“男性能不能练瑜伽？”记者问。
阿杰说：“在印度，男性练瑜伽的数量超过女性，女孩子

们更喜欢学习跳舞！”
“练瑜伽能不能减肥？”
“瑜伽不是单一的锻炼身体的方式，瑜伽的拉伸动作对

我们的身体的确很有帮助。但它实际是身体、心灵、精神三

位一体的一种修炼，好
比一座桥梁，促进身与
心的对话，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

阿杰的正统瑜伽理论和教学方式不迎合任何学员，他虽
然自己在练习瑜伽时会做一些高难度动作，但在教学上却循
序渐进，要求学员从最简单的开始，不要因为热衷于学习高难
度动作，而对身体造成伤害。在每一堂瑜伽课程开始之前，他
都会带领学员们先进行呼吸的训练；在整个课程的进行中，更
强调学员们要特别注意动作与呼吸的配合，并给他们留足放
松和平静的时间。

而当其他的瑜伽馆开始打着球瑜伽、高温瑜伽等噱头
招揽学员时，他依然坚持传授传统印度瑜伽。其名气不胫
而走，学员逐渐发展到了300多人。在教学过程中，他学会
了说中文，听得懂四川话，交到了不少朋友。

拿得起筷子，吃得下火锅——阿杰发现达州人吃火锅
时把印度飞饼当开胃菜，这种搭配有点奇怪，应该是吃完辣
辣的火锅后，再吃甜甜的飞饼。

“阿杰，晚上聚餐想吃什么？”结束一天的工作，瑜伽教
练豆豆老师问。

“我最爱吃烤鱼，不过串串跟火锅也可以。”来中国之
前，阿杰曾担心自己不习惯达州的食物，初来达州，每天结
束教学任务后，还得买菜回家做饭。随着几次聚餐，阿杰发
现自己爱上了中国的美食，更准确地说是达州的烤鱼、串串
跟火锅。

在达城工作两年，阿杰逐渐融入了这座迷人的城市。
他会骑着电瓶车穿梭于健身会所的各个教学点，放松的时
候喝一杯绿茶，吃夜宵的时候和朋友干杯，闲暇则到电影院
观赏最新的大片……

学会了中文的阿杰如今开始热衷于旅游，大竹、开江等
达城周边已经跑了个遍，成都、重庆更是去过多次。他现在
最想去的地方是海南三亚，并争取能考取一个中国的驾驶
执照。

阿杰想留在达州，继续教瑜伽——因为印度练瑜伽的
人虽然更多，但大家并没有像中国人一样集中学习和练习，
这里才有瑜伽从业者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每天清晨，数十上百人集结于公园空地、湖边河畔锻
炼，已经成为达城的一道独特风景。全民健身运动，让市民
健身意识逐渐觉醒，健身事业超常规发展的巨大潜力，使得
达城健身房如雨后春笋。阿杰对自身所在行业的潜力深有
体会，他希望中国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会带给自身更多的
发展机会，而他所教授的瑜伽则赋予练习者更多改变。

便捷的交通，宜居的环境，较高的收入，这是阿杰在达州
的生活。前不久，阿杰因为姐姐的婚礼休假回了一次印度，中
国和印度之间的差距让他觉得呆在达州，才会在事业上取得
更多的成就。至少在印度，像达州一样等级的城市就没有这
么多的健身房，更不需要数量众多的瑜伽教练。

阿杰说自己会继续留在达州教瑜伽，“因为瑜伽孕育了
印度文化，我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印度瑜伽、练习瑜伽，享受
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本报记者 龚俊）

印度瑜伽教练 达州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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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廖晓伟

爷爷是个背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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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阵枪声和
吼声，几个国民党川军
和民团一边开着枪，一
边朝前追赶。

我爷爷背着背架
出现在那条小山溪旁
边，赶紧一拐弯躲进草
丛。只一会儿，那几个
追兵一无所获，骂骂咧
咧地从他旁边走了回
去。

爷爷猫起身，机警
地四处看看，见无动静，
这才放心地站起来，往
山下走去。

突然，他听到路坎
下面传来压抑的、痛苦
的呻吟声，拨开树枝往下一看，大吃一惊：一个男人蜷伏
在溪边的草丛里，正十分费力地挣扎着爬行。看样子伤
得不轻。

爷爷愣了一下。这兵荒马乱的时节，每天死伤的人
实在太多，多得已经见惯不惊了，那人究竟是好人还是
坏人呢？正在踌躇着，却听那人向他呼唤道：“背二哥！
莽子小兄弟！——”

听到那人喊出了自己的名字，爷爷赶紧跳下路坎跑
了过去，这才看清了伤者的样子，惊讶不已：“原来是你
啊！彭老裱大哥！你咋的了？来！我背你起来！”

彭老裱摇摇手，爷爷看到他的手上满是血污，胸口
上的血，已把衣服浸透了。

爷爷赶紧扯下旁边的桐子树叶折成碗状，在溪沟里
舀了水喂给他喝。彭老裱喘息着说：“小兄弟，我不行
了！只有请你么，赶紧，去笋子岩报信，告诉那里的红军，
快撤！快去！”

“那你……”
“我么？不要紧的！拜托你了，快去么！”
爷爷起身欲走，却又停了下来：“可我，也不认识他

们啊！他们，也不会相信我的啊！”
彭老裱点点头，从身后的麻包里取出一张结实柔韧

的黄裱纸来，用手指头蘸着胸口上的血，颤抖着，艰难地
在上面写下了“快撤”两个字。顿了顿，他又在下面一排
写了个“彭”字，却已无力把自己的名字写完，就递给我
爷爷：“这下，他们，见了我的字么，就会，相信的了么！
小兄弟，快去！快！”

爷爷含着泪，把那张黄裱纸血书揣进衣服里，转身
就跑，却被彭老裱喊住了：“不行不行，他们，有巡山的，
哨卡么！你得藏好么！”

爷爷低头在身上去摸，却摸出一个烟杆来——那是
肖大汉跳崖时送给他的，他一直珍藏在身上。爷爷拧开
铜质的烟锅头，把那张黄裱纸反复折叠得很小，但那烟
杆太细，试了好几下，都放不进去。急切间，他的目光碰
到了背架的棕麻背带，立刻眼睛一亮：“对了！我就把
它，藏在这个背带里头！”

彭老裱点点头，看着爷爷撕开棕麻，藏好那张黄裱
纸，又重新扎紧，就欣慰地笑了：“这下么，笋子岩的红军，
得救了！”

爷爷藏好情报，又折了些树枝遮蔽住彭老裱，安慰
他道：“彭大哥，你等着！等我把信送到后，就回来背
你！”

彭老裱微笑着点点头，无力地挥挥手，示意爷爷快
走。

爷爷背着藏好情报的背架，再看了彭老裱一眼，含
泪撒腿跑去。

才跑过两道山坳，爷爷果然就遇到了暗哨。只听路
边一声断喝：“站到！”就从草丛里钻出来两个端枪的民
团，把爷爷拦下了。

之后就是问话，搜身。那个烟杆也被搜了出来，烟
锅头和烟嘴也被拧开了，还倒着抖动，看里面藏没藏东
西。

爷爷暗暗惊出了冷汗。好在那时他已很镇定，任由
他们折腾。最后，他们把目光转向了空空的背架。

爷爷把背架主动递了过去，神态就像个没事人似
的。

那两个家伙却懒得再查了，撇嘴骂道：“龟儿子的，
谅他一个小背老二，莽头莽脑的，也没球得啥搞头的！
滚！”

爷爷不开腔，从容地转身走开。走到民团看不到的
地方了，就向笋子岩方向，撒腿狂奔。

这可能就是命运之神安排的一个拐点。 （二十三）

听得懂方言 拿得起筷子 最爱吃烤鱼


